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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順康雍三朝對天主教

政策由寬容到嚴禁的轉變

* 顧衛民，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著有《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基督教傳華全史圖集》、《中國天主教會編年歷史》等多種
學術專著，撰寫《廣州通商制度與鴉片戰爭》、《評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等四十餘篇學術論文。曾先後赴意大利羅馬大學、

特蘭托大學、米蘭聖心大學和英國阿伯丁大學、愛丁堡大學以及臺灣地區輔仁大學作學術訪問。

本文主要討論的是清初順治、康熙、雍正三朝對天主教政策由寬容到嚴禁的轉變過程，同時

分析其中的歷史原因。對於乾隆、嘉慶時代的禁教政策，限於篇幅，暫不在本文中論及。至於在

禁教時代中國天主教會的宗教活動和教會生活，也將另外撰文論述。

順治時代朝廷對於天主教的態度和政策

1 6 4 4年6月（崇禎十七年五月）清兵大舉入

關，進入北京，開始了清朝君臨中原二百六十餘年

的統治。這一事件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重要轉折。

同時，對於處在成長中的中國天主教會來說，也是

一次重要的轉折和考驗。

晚明耶穌會士的來華，標誌妷基督教第三次來

到中國。與前兩次不同的是，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耶

穌會傳教士，奉行了一套“知識傳教策略”，即以

官吏和士大夫階級為宣教的對象，並將天主教教義

和儒家思想加以調和與溝通，同時輔以科學和技術

知識。這種傳教的方法深深地打動了處在衰退時期

的晚明智識分子，引發了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

等一批智識分子的認同，民間的信奉者也所在多

有。據統計，到明亡時，僅耶穌會一個修會就擁有

信徒達十五萬之多。（1）

在明清交替的時刻，耶穌會士們保持了很大的

靈活性。原先由徐光啟推薦進入曆局的耶穌會士湯

若望、羅雅各、鄧玉函、龍華民等，在清兵進入北

京以後，不失時機地歸順新朝。（2）另外，在四川張

獻忠大西政權中，亦有傳教士利類思、安文思兩人

活動，他們雖然受到了張獻忠的挾持和逼迫，但卻

把天主教最早帶入了四川。（3）至於在與滿清對立的

南明政權中，更有耶穌會士的頻頻活動。在南明永

歷政權中被西教士勸化的太監、宮女甚多，甚至永

歷的母親、皇后及大太監龐天壽也虔誠奉教，他們

派遣波蘭耶穌會士卜彌格攜帶國書前往羅馬教廷，

成為歷史上饒有興趣的事件。（4）在西方傳教士看

來，作為客卿，他們依附於哪一個政權都無關緊要，

重要的是要讓天主教在當時的環境中生存下去。

清朝入關以後的第一代皇帝是順治福臨。他是

皇太極的第九子。其父在1643年9月去世以後，在盛

京（沈陽）舉行的國事會議上決定立六歲的福臨即

位，並由多爾叶和濟爾哈朗為攝政王。福臨於10月8

日登位。六個月後，李自成攻陷北京的消息傳來，

范文程建議多爾叶乘機向關內大肆進軍。清軍在吳

三桂的協助之下，平定了北方各省。1644年下半年

福臨被護送至北京，10月被宣佈為中國的皇帝。（5）

由於當時順治還年幼，因此朝政由多爾叶主持。

在當時留守北京的耶穌會士中，以湯若望最負

盛名。他於1592年5月1日生於德國科隆，早年入耶

穌會以後就學於“羅馬學院”，後成為專門從事科

學研究的“靈采科學院”的院士，1622年（天啟二

年）來中國，在北京、西安等地傳教，1630年（崇

禎三年）由徐光啟推薦至曆局工作，參與編纂《崇

禎曆書》一百三十餘卷，並為明朝鑄造西洋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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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兵入關後，他率領在北京曆局供奉的西洋教士向

新朝投誠。（6）多爾叶入京之初，曾下令居住在皇城

（即紫禁城以外方圓三里地方）的百姓遷出，湯若

望的曆局在皇城以外，搬遷書板及儀器，多有不

便，於是他上疏多爾叶請求緩行此事，得到多爾叶

的批准。當時，滿清剛剛建立新朝，急需一部準確

的曆法，而舊有的大統曆、回回曆錯誤甚多。不

久，多爾叶即命湯若望和龍華民等西洋教士，用西

法測驗天象。同年七月，湯若望進呈渾天星球一

架，地平日晷、望遠鏡各一件，輿地屏圖一幅。八

月，發生日蝕和月蝕，大統、回回曆均測驗不準，

唯獨湯若望的測驗密合天行，清朝攝政王多爾叶遂

決定採用西法，又在曆書的封面之上，傳批“依西

洋新法”這五個字，直到康熙八年（1669）才奉旨

改為“欽天監奏准印造時憲曆日”（即“時憲

曆”）。1645年（順治二年），朝廷敕命湯若望為

欽天監監正。上諭曰：“欽天監印信妷湯若望掌

管，所屬官員，嗣後一切占候事宜，悉聽奉行。”

湯氏由此得到朝廷的信任。（7）

1651年，多爾叶去世，順治帝開始親政。此時

清朝立國已經穩固，南明的反清力量已被趕到西南

一隅，滿族已與蒙古聯盟，西藏的達賴五世也於次

年親自到北京覲見順治帝。又過一年，琉球也向清

朝稱臣納貢。順治帝年輕而且好學，在日理萬機之

餘，以極大的毅力攻讀漢文。從現有的史料看到，

在順治統治的早年，即從1651-1657年，他對於天主

教有相當的好感，並通過大學士范文程與耶穌會士

湯若望建立了非常良好的關係。

一、湯若望為順治的母親孝莊皇太后治好了

病，順治帝尊湯氏為“義父”。後來又稱他為“瑪

法”，這是滿族人對家族中年長一輩人的尊稱。在

此期間，湯若望曾經有意向皇帝傳教，順治帝也曾

一度表現出興趣。雖然後來皇帝受到信奉佛教的太

監以及佛教僧侶木陳忞等人的影響轉而向佛教產生迷

戀，但終其一生，皇帝對湯若望的尊重未曾稍減。（8）

二、在一些重大的國事問題上，順治帝對湯若

望也是言聽計從。1659年，南明反清勢力中一支重

要的力量鄭成功率軍從福州廈門一帶發動反攻。鄭

軍先北上攻佔崇明，再入長江，一路勢如破竹，圍

攻南京。江南的反清力量也風起雲湧，紛紛響應，

一時間京師震動。順治皇帝為此大發雷霆，威脅說

要親征江南，甚至皇太后的勸阻亦告無效，盛怒之

下的皇帝劍劈御座，以示決心。湯若望聞此消息之

後，入宮婉勸，才使皇帝的怒氣平息下來，冷靜思

考應對的方略。（9）

三、聖諭特批湯若望在京師營造規模宏大的天

主教南堂，即宣武門南堂。南堂的原址為利瑪竇租

賃的書房，後稍微倣造歐洲教堂的模樣修葺而成，

規制很小，是傳統的中國式建築。1660年（順治十

七年），湯若望奏准朝廷，在原址的基礎上建成新

的大堂，居名“聖母無染原罪堂”。據史料記載，

該堂採用巴洛克式樣，全部地基作十字形，長八十

尺，寬四十五尺，教堂內部藉立柱排列，將教堂頂

格闢為三部份，各部份皆有穹圈，作穹窿形，有如

三個下覆之船身。堂內設祭壇五座，正中供耶穌大

聖像，一手托地球，一手作降福狀，又有聖母祭壇

及天使環繞。（10）旁另設一小堂，以供婦女信徒及平時

學習教理之用。教堂落成之日，京城轟動一時。（11）據

陳垣《湯若望與木陳忞》一書中記載：從順治十三

年（1656）至順治十八年（1661）皇帝曾有二十四

次親自駕臨這座教堂訪問湯若望，皇帝還為教堂的

落成題寫了著名的〈御制天主堂碑記〉，曰：

自漢以還，迄於元末，修改者七十餘次，創

法者十有三家。至於明代，雖改元授時曆為大統

之名，而積分之術，實仍其舊。洎乎晚季，分至

漸乖，朝野之言，僉云宜改。而西洋學者，雅善

推步。於時湯若望航海而來，理數皆暢，被薦招

試，設局授餐。奈眾議紛紜，終莫能用。歲在甲

申（1644），朕仰承天眷，誕受多方，適當正位

凝命之時，首舉治曆明時之典。仲秋月朔，日有

食之，特遣大臣，督率所司，登臺測驗其時刻分

秒起復方位，獨與若望歆奏者悉相符合。及乙酉

（1645）孟春之望，再驗月食，亦纖毫無爽，豈

非天生斯人，以待朕創制立法之用哉！朕特仕以

司天，造成新曆，敕名時憲，頒行遠邇。若望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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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泰西之教，不婚不宦，祇承朕命，勉受卿秩，

存歷三品，仍賜以通玄教師之名，任事有年，益

勤厥職。都城宣武門內有祠宇，素祀其教中所奉

之神，近復取錫賚所儲，而更新之。朕巡幸南

苑，偶經斯地，見神之儀貌，如其國人，堂牖器

飾，如其國制。問其几上之書，則曰：此天主教

之說也。夫朕所服膺者，堯、舜、周、孔之道，

所講求者，精一執中之理。至於玄笈貝文所稱道

德楞嚴諸書，雖嘗涉獵，而旨趣茫然。況西洋之

書，天主之教，朕素未覽閱，焉能知其說哉！但

若望入中國已數十年，而能守教奉神，肇新祠

宇，敬慎蠲潔，始終不渝，孜孜之誠，良有可

尚。人臣懷此心以事君，未有不敬其事者也。朕

甚嘉之，因賜名曰：通玄佳境，而為之記。

四、從朝廷頒佈嘉獎和榮恩來看，湯若望也許

是獲得褒獎最多的傳教士。從史料上看，湯若望對

於這些榮恩並沒硬加推辭。照理來說，作為一個出

家人，對於世俗的榮譽應當淡然處之。合理的解釋

祇能是：湯氏在無法勸服清朝統治者信教的情況之

下，希望爭取隆寵，即藉官方對他個人的具體表

揚，以增強其佈教的說服力或者減少傳教的阻力，

以維護天主教在華傳教事業的聲譽。臺灣當代天文

學史家及湯若望研究專家黃一農曾著〈耶穌會士湯

若望在華榮恩考〉（12）一文，詳細考證了在清代所授

晉授或敕封的職銜：

順治元年十一月修政曆法管欽天監監正事

順治三年六月加太常寺卿掌欽天監印務

順治六年十月加太僕寺卿管欽天監監正事

順治八年二月加太常寺卿掌欽天監印務

順治八年八月通議大夫加太常寺卿掌欽天監監

正事

順治十年三月敕錫通玄教師加太常寺卿掌欽天

監監正事

順治十二年八月敕錫育玄教師加二品頂帶通政

使司通政使掌欽天監印務

順治十四年六月敕錫通玄教師加通政使司通政

使用二品頂帶又加一級掌欽天監印務

順治十六年六月敕錫通玄教師通政使司通政使

加二品又加一級掌欽天監印務

康熙元年二月敕錫通微教師光祿大夫通政使司

通政使掌欽天監印務

根據上述事實看來，清初順治皇帝對湯若望個

人確實寵信有加。但是，這並不意味清朝朝廷對於

天主教已經有了一個系統的政策。同時必須注意的

是，順治皇帝本人並沒有信奉天主教，正如他在

〈御制天主堂碑記〉中所說的，他對於來自外夷的

天主教知之甚少，亦無興趣，而是以堯舜禹文武周

公之道為立國的準繩。事實上，他在晚年則迷戀於

藏傳佛教。不過同樣必須看到的是，由於皇帝本人

對湯若望的寵信，確實也給當時天主教的成功發展

帶來了不少益處，各省官吏不敢濫施禁教，各地教

會也紛紛自稱與湯若望的干系而獲得地方人士的尊

敬。這樣，教會在明清易代的兵荒馬亂中居然獲得

一段和平發展時期。

據統計，1667年，耶穌會所屬信徒為256,886

人，共有會所41處，教堂159處；多明我會傳教士自

1650-1664年共付洗3,400餘人，共有會所11處，教

堂21處；方濟各會自1633-1660年受洗3,500餘人，

會所11處，教堂13處。（13）1670年，全國各修會統

計所屬信徒共273,780人。（14）

此外，西班牙多明我會士於1619年和1626年先

後在臺灣登陸，在基隆、淡水、宜蘭、三貂角等地

原住民中展開傳教工作，共發展教徒四千餘人。此

統計亦不包括澳門的信徒人數。（15）

根據當時反教人士如楊光先等人的章疏和信

件，已知天主教已經流播到濟南、淮安、揚州、鎮

江、江寧、蘇州、上海、杭州、金華、蘭溪、福

州、建寧、延平、汀州、南昌、贛州、廣州、桂

林、重慶、保寧、武昌、西安、太原、開封及京都

等大小城鎮以及直隸、山東、浙江、福建、江西、

兩廣、四川、湖廣、山西、陝西、河南等省份。耶

穌會士自己也承認教會的順利發展得益於湯若望甚

多。1650年（順治七年）9月27日，在上海的耶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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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潘國光向羅馬總會長寫信報告說：“除了天主以

外，湯若望的聲譽，使我們到處蒙受恩惠。不論在

旅途上，或者城市中，或在與官吏交往中，都能獲

得青睞！”同年，另一位會士陽瑪諾向羅馬寫信報

告時也說：“我們簡直是有上百個湯若望，可說湯

若望到處都在。因為雖然隔離遙遠的路程，然而他仍

然能夠有效地幫助我們。我們祇要聲明，我們是他的

同志或兄弟，便沒有人再反對我們！”（16）

楊光先反教事件——“曆獄”

楊光先的反教事件又稱“曆獄”，發生在一個

特殊的時期，即順治去世，年幼的康熙帝即位，而

朝廷把持於鰲拜等權臣之手這樣一個過渡階段。

順治於1661年2月5日死於天花，時年八歲的玄

燁被指定為皇位繼承人。當時選擇玄燁很可能是由

於湯若望的主意。因為湯氏建議，玄燁得過天花，

有了免疫力可望活得長久。2月17日，玄燁登基成為

清朝皇帝，是為清聖祖康熙帝。1663年，其母親去

世，由孝莊皇太后撫養。

在康熙未成年時，大清帝國的統治由索尼、蘇

克薩哈、遏必隆和鰲拜輔佐，康熙初年（1 6 6 1 -

1669）的大政就出自於這幾位攝政。不久，鰲拜逐

漸攫取大權。（17）鰲拜等輔政大臣代表了滿族貴族中

比較保守的政治力量。他們妷意反對自皇太極、多

爾叶、順治以來清朝統治集團推行中的開明漢化的

傾向，留戀於從前關外的舊制，或稱“祖制”，主

張保留以前滿族固有的遊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統治

方式，在對外關係上也表現出排外的傾向。楊光先

的反教活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展開的。

楊光先，字長公，徽州府歙縣人氏，生於1594

年（萬曆二十五年）。他出身於一世襲武官的家

庭，其親長除主武事外，亦頗重視學問。其父終任

為山東都司正二品。（18）楊光先終生未赴科舉，是因

為其父認為他的性情“稟不中和，氣質暴烈，毫無

雍容敬謹之風，純是鹵莽滅裂之氣。與人言事，無

論兵刑禮樂、上下尊卑，必高聲怒目，如𤍤似

爭。”（19）這種好𤍤的個性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後來

的命運。早在晚明時代，楊光先即以好諍諫而聞名

於世，時任副千戶職的他於崇禎九年、十年上〈捐

報疏〉、〈死爭諫〉攻擊守正陽門吏科給事中陳啟

新以及首輔溫體仁，被朝廷以“恣意干政”，遭廷

杖八十，發戍遼邊。（20）入清朝以後，他一直留居北

京。早在1659年（順治十六年）楊氏已經醞釀反教

運動，他在這年寫了〈選擇議〉、〈摘謬論〉、

〈辟邪論上〉三篇文字，鼓動反教。據他所謂的推

論，以湯若望為首的欽天監誤算了榮清王（順治帝

與董妃所生之子，出生三個月便夭折）下葬的日

期，並對天主教作了政治化的描繪：“欲以彼國之

新法，淆亂上國之禮，經幔天子。”（21）1660年（順

治十七年）6月以及1661年1月初，他兩次上疏，遭

通政司駁回。1664年（康熙元年），楊光先在鰲拜

等四大臣輔政的新的政治形勢下，上〈請誅邪教

狀〉，掀起所謂“曆獄”。其狀文要點是：1）湯若

望本好德亞國謀反賊首耶穌遺孽，假修曆之名，陰

行邪教，遍佈全國各地及京師，建有三十餘堂；2）

曆官李祖白背叛本國，編有妖書一冊，謂伏羲乃出

邪教子孫，六經子書皆是邪教法語微言，而作妖書

主謀者即湯若望，從犯計有利類思、安文思、許之

漸、南懷仁、潘進孝與許謙；3）湯若望藏身京師，

窺伺朝廷機密，暗與香山 （澳門）勾連，其有盈

有萬人，踞為巢穴，接渡海上往來。

總而言之，其控告的罪名有“造傳妖書惑

眾”、“以修曆為名，陰行邪教”、“佈黨京省，

邀結天下人心”，且於“《時憲書》面敢書‘依西

洋新法’五字，暗竊正朔之權”。楊氏還再度進呈

順治十六年寫成的〈摘謬論〉與〈選擇議〉，攻擊

湯若望的西洋曆法，並指責湯氏錯擇了榮親王的葬

期，遂導致帝妃相繼去世。（22）

康熙三年九月，湯若望、利類思、安文思、南

懷仁等四位耶穌會士被捕，並判決監禁，奉教官員

許之漸、潘盡孝等五人亦被下獄。在審訊中，身已

七十四歲的湯若望因患中風，幾不能言，身繫桎

梏，跪地受審，由南懷仁等人代為辯護。但主政的

鰲拜反教意念已定，刑部判決湯氏等人論死。康熙

四年三月，北京忽然發生星變和地震，而且連續五

北京天主教北堂。最初由康熙皇帝賜建於蠶池口，晚清遷至西什庫。顧衛民攝於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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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止，房屋坍塌甚多。輔臣索尼奏請順治皇帝之

母太皇太后定奪，太皇太后以湯若望為先帝寵臣為

由，命行釋放。因同案牽連被地方官拘禁的二十餘

教士亦被釋回廣東；不過，李祖白等五位中國奉教

天文官“俱妷處斬”。（23）

1666年，即一年以後，湯若望病逝於北京。楊

光先在力辭未准情況下，出任欽天監監正。

我國近代天主教歷史學家方豪曾這樣分析湯若

望受迫害的政治原因。他這樣寫道：

或云若望之被劾，與政治不無關係。因順治

初年，永歷尚有西南七省，教友瞿式耜、焦璉同

圖恢復；永歷兩宮皇太后、皇后、皇太子先後受

洗；龐天壽與畢方濟兩次出使澳門；卜彌格且奉

太后命，遣使教廷；其時西士遍於各省，若望在

西士中最稱傑出，清廷對之尊崇，所以收教士之

心。及順治駕崩，統一已定，永歷已平，若望已

無利用價值，故對之如此之酷也。（24）

康熙初年朝廷對天主教的政策

1667年8月25日，康熙皇帝親政，但此時鰲拜仍

然壟斷朝政。1668年6月，皇帝與索額圖（皇后之

叔）經細心策劃，將鰲拜逮捕下獄。以後，他不顧多

數朝臣的勸阻，撤銷了吳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的軍

權，並平定隨之而來的三藩之亂。1684年又從鄭氏手

中奪回臺灣，接妷又在北方邊境派軍隊清除了不斷騷

擾的俄國人，於1689年簽訂〈尼布楚條約〉。1696

年，他率軍親征蒙古，擊敗反叛的厄魯特部。（25）在

內政方面，康熙帝躬自節儉，講求實效，堅毅忍耐，

勤於政事。他一直關注治理黃河的工程，努力增加大

運河的運輸量，曾六次南巡（1684，1689，1699，

1703，1705，1707），親自視察水利工程，敦促官吏

廉潔從政，並編定《聖諭廣訓直解》，以儒家的道德

教誨人民。（26）在康熙皇帝統治的前期，他對於耶穌

會士傳播的西學，採取了十分寬容和開明的態度。他

尤其信任南懷仁，視其為“他信賴的密友”。希望

“他（南氏）不離開身邊”，“當皇帝情緒不好時，

祇要一看見南老爺，情緒立刻轉變過來了。”（27）南

懷仁以欽天監監副之職，治理曆法，後加太常寺卿、

通政司通政使、工部右侍郎，官居二品，卒後賜“勤

勉”，為唯一得謚號殊榮的教士。此外，康熙帝對徐

日昇、張誠等教士協助訂立〈尼布楚條約〉的努力亦

十分贊賞。在此前後，一大批教士如閔明我、恩理

格、徐日昇、安多、白晉、李明、張誠、劉應、洪若

翰，踵至清廷任職，深蒙恩澤與重用。康熙皇帝本人

經常向這些教士請教有關天文、數學、輿地、機械工

程學方面的知識，也通過他們瞭解歐洲各國的歷史文

化、政情風俗。法國傳教士白晉曾著《康熙帝傳》，

書中高度評價了康熙帝對於西方文化的開明態度：

皇帝以其特具的偉大胸襟非常熱情地接待

俄羅斯、荷蘭、葡萄牙來朝使節。在這方面，

皇帝的才智和習慣顯然與一般中國人不同。中

國長期蔑視外國民族，認為不值得與任何外國

民族交往；即使接待外國的使節，也無非把他

們看做來朝貢的。⋯⋯皇帝識見超人，早就看

出了中國這種錯誤的偏見。長期以來耶穌會士

介紹給皇帝的有關歐洲各國及其他各民族的知

識，以及來自這些國家的各個不同時期的精美

藝術品，尤其是我們傳授給他的藝術、科學知

識，使他確信，文明的、擅長科學藝術的人材

不僅僅中國才有。（28）

在南懷仁等西教士的推動下，康熙帝開始妷手

湯若望案的平反工作。然而，康熙並不完全從政治層

面去推翻原判，而是將審案的過程及判決放在比較大

統曆、回回曆以及西洋曆法的實測基礎之上。康熙七

年（1668）十一月，皇帝遣內院大學士李蔚等捧旨宣

楊光先、胡振鉞、李光顯、吳明吡、安文思、利類

思、南懷仁，命他們勿執己見，用各自的方法實測。

經二十四至二十六日三天實測正午日影，以南懷仁所

劃之界為準；次年正月二十四日，和碩親王上疏奏實

測結果又以南懷仁為準。皇帝降旨將楊光先革職交刑

部議處。（29）三月初一，授南懷仁為欽天監監副銜。

六月，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請禮部代奏為湯若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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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昭雪。七月二十日，皇帝請和碩親王等大臣議得：

1）湯若望“通微教師”之名復行給還，照原品級賜

恤；2）許纘曾、許之漸等給還原職；3）又工部已變

賣之阜城門外教堂及房屋原價並空地還給南懷仁等；

4）西洋人栗安當等二十五人，驛送來京；5）照原官

恩恤李祖白；流徙家屬妷回京；有職者各還原職；6）

楊光先即行處斬，妻子流徙寧古塔，後念其年老，姑

從寬免，妻子亦免流徙，就地革職。（30）十月，皇帝

賜銀五百二十四兩，以資建築湯若望墳塋，並表立墓

碑石獸，十一月十六日，皇帝特遣禮部大員，奉諭祭

文一道，至湯若望墓地致祭。祭文有曰：

爾湯若望，來自西域，曉習天文，特畀象曆

之司，爰錫通微教師之號。遽爾長逝，朕用悼

焉。特加恩恤，遣官致祭。嗚呼！聿垂不朽之

榮，庶享匪躬之報。爾如有知，尚可歆享。（31）

康熙皇帝並不相信天主，但對天主教的教義和

教會卻甚表尊重。1671年（康熙十年）冬日，皇帝

親臨耶穌會會所慰問神父，“御賜匾額，宸翰所書

‘敬天’二字，諭曰：朕書‘敬天’即敬‘天主’

也。”（32）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康熙因患瘧疾，

法國傳教士張誠、白晉進呈金雞納霜，帝病癒以後，

特賜西安門內蠶池口前前輔政大臣蘇克哈薩舊府邸給

天主教會，准其建堂。1703年，聖堂建成，康熙賜匾

額：“萬有真原”，又賜御聯曰“無始無終，先作形

聲真主宰；宣仁宣義，聿昭拯濟大權衡。”（33）皇帝

又題詩曰：“森森萬象眼輪中，須識由來是化工；體

一何始而何終，位三非寂亦非空；地堂久為初人閉，

天路新憑聖子通；除卻異端無忌憚，真儒若個不欽

崇。”其題字和題詩表現出對於天主教教義相當的理

解。白晉在《康熙帝傳》中不止一次地記載皇帝對於

基督教格言的贊美。在1687年，皇帝對於俄國在京的

東正教傳教士改宗天主教亦表現出由衷的讚許。（34）

然而禮部官員以及各省官吏中反對天主教並主

張嚴禁的人士所在多有。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

朝廷及各省官吏禁止“僧道邪教”，天主教亦受株

連，禮部的官員將天主教視為白蓮教謀叛。當時，

康熙皇帝雖然讚同禮部禁教的立場，但認為“將天

主教同於白蓮教謀叛字樣，此言太過，妷去。”（35）

同年6月，由於禮部官員迫教，南懷仁向皇帝苦哭訴

求，康熙帝對禮部的三名官員加以斥責。

到1691年（康熙三十年）以後，形勢發生了明

顯的變化。這一年，杭州地方官勒令折毀教堂，砸

破書板，將教士驅逐出境。次年2月，在朝廷供奉的

耶穌會士徐日昇、安多上奏，懇請皇上體念南懷仁

等人造炮制曆的功勞，更正天主教是邪教的說法。

三月，康熙帝令禮部商議的事。結果，禮部除了將

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皇帝命刪去天主教等同於

白蓮教字樣的諭命行文浙江省以外，還下令“杭州

天主堂應照舊存留，止令西洋人供奉。”（36）這是對

傳教士有限的寬容。不過，此時禮部官員對康熙帝

寬容天主教的心意仍未有體察，所以不久皇帝特宣

索額圖進宮商議。索額圖曾經主持中俄尼布楚談

判，對徐日昇等傳教士在中俄談判中的卓越表現深

表贊賞。他極力主張康熙帝應向禮部官員明確表

態，並說他自己願意為此事親自向禮部官員加以說

明。他進而認為，為報答耶穌會士為朝廷的種種响

力，應准許他們在大清帝國公開傳教。在索額圖等

人的支持下，康熙帝於三月十七日發佈弛禁諭令：

西洋人治理曆法、用兵之際修造兵器，效

力勤勞。且天主教並不為惡亂行之處，其進香

之人，應仍照常行走。前部議奏疏，妷摯回銷

毀，爾等且與禮部滿堂官滿學士會議具奏。（37）

兩天之後，三月二十九日康熙帝又下一道諭旨，再

次強調天主教不是邪教：

上諭：前部議將各處天主堂照舊存留，止

令西洋人供奉，已經推行。現在西洋人治理曆

法，用兵之際修造軍器，响力勤勞，近隨征阿

羅素亦有勞績，並無為惡亂行之處。將伊等之

教目為邪教實屬無辜，爾內閣會同禮部議奏。

由於皇帝的明確表態，禮部官員再也不敢違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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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瑪竇所編《葡文－中文－拉丁文對照字典》手稿

顧衛民2001年10月攝於羅馬格里高利大學



59 文 化 雜 誌 2002

清
初
順
康
雍
三
朝
對
天
主
教
政
策
由
寬
容
到
嚴
禁
的
轉
變

歷

史

意。他們作出了積極的反應。3月20日，禮部尚書顧

八代等會同官員議得：

查得西洋人仰慕聖化，由萬里航海而來，

現今治理禮法，用兵之際，力造軍器火炮，差

往阿羅素誠心响力，克成其事，勞績甚多。各

省居住西洋人並無為惡亂行之處，又並非左道

惑眾，異端生事。喇嘛僧道等寺廟尚容人燒香

行走，西洋人並無違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屬

不宜。相應將各處天主堂俱舊照存留，凡進香

之人，仍許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使命下之

日，通行直隸各省可也。（38）

三月二十二日，“奉旨依議”。如此， 三月十

七、十九日上諭，三月二十日禮部奏疏以及三月二

十二日皇帝御批，這一系列文件構成了完整的寬容

敕令，是鴉片戰爭以前天主教傳教士在清朝“正教

奉傳”的唯一官方認可的正式文件。

康熙帝晚年對天主教態度的轉變

中國天主教會的發展，在康熙帝統治的後半

期，進入了一個困難的時期。其原因是教會內部爆

發了“禮儀之爭”。“禮儀之爭”的核心是關於天

主的譯名，即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耶穌會利用中國古

代儒家經典中的詞匯來翻譯基督教的唯一真神，以

及對中國信徒的祭祖祭孔是否應加以容忍。利瑪竇

及其耶穌會同事的主張，開始時並沒有遭人反對，

且對天主教在華的發展產生了良好的效果。但在利

氏去世以後，先在耶穌會內部，繼而在耶穌會、多

明我會以及方濟各會之間，爆發了激烈的爭論，矛

盾上呈到羅馬教廷。（39）

羅馬教廷對於中國“禮儀之爭”的判斷開始是搖

擺不定的。1645年傳信部頒令，信徒不得參加祭祖和

祭孔，不得以任何方式為先人立祭壇和牌位。（40）耶

穌會得訊以後，派衛匡國到羅馬申辯。1656年，聖

職部又下達了一個部令，作出了有利於耶穌會的決

定，即中國信徒可以進行紀念祖先的儀式，至於祭

孔，祇要中國信徒表明信仰以後也可以在場。（41）

1659年，傳信部在給越南、東京和交趾三位宗座代

牧的指令中，明確表示教會應該尊重而不是破壞當

地的文化和風俗。（42）但隨妷時間的發展，事態變得

越來越不利於耶穌會。1669年11月，教廷聖職部再

度頒令，指出以上數個決定同時有效，要傳教士按

良心去判斷。1704年，教宗克萊門十一世終於作出

了禁止中國禮儀的決定。

1702年7月教宗派多羅為特使出使中國解決“禮

儀問題”。1705年4月使團抵廣州。從12月開始，康

熙帝多次召見多羅，雙方的會談並沒有結果。教宗

特使先是隱瞞自己的使命，後來在雙方爭執不下的

情形之下，多羅於1707年1月在南京單方面公佈了教

廷禁令，引起康熙帝極大的不滿。兩個月後多羅被

押解澳門囚禁。1719年，教宗克萊門十一世決定再

派使節來華。次年，嘉樂率使團抵達中國。從這年

12月開始，康熙帝先後十一次召見嘉樂，討論禮儀

問題，康熙的立場十分強硬。到1721年11月，嘉樂

終於頒佈了“八項特准”作為妥協辦法。不幸的

是，到1742年7月，教宗本篤十四世頒佈了〈自上主

聖意〉（Exquo Singulari）通諭，連“八項特准”

亦加以禁止，自此“禮儀之爭”終告結束。（43）

綜觀羅馬教廷的種種做法，完全違背了自晚明

以來利瑪竇等耶穌會先驅者倡導的行之有效的知識

傳教的策略，引起了康熙帝及中國朝廷的深深不滿

和疑忌，對天主教的好感在上層社會中逐漸消失。

康熙帝到了晚年已經有了禁教的想法。不過，在對

天主教傳教士的一些具體做法上，康熙皇帝仍然顯

得十分慎重和警策：

其一，在禮節上，康熙帝對教廷使節盡量委婉

周到，顯示出一個大國國君的泱泱風範。多羅使團

中有醫生病故，皇帝命人妥善安葬。多羅身體多

病，皇帝命他免跪拜並賜座賜轎。嘉樂使團抵京

時，皇帝下令賜貂衣、酒食及靴襪。

其二，康熙在與教宗使節論辯的過程中，從來

不對教宗本人加以攻訐。相反，他反複強調“禮儀

之爭”是由居中的傳教士傳錯了話，以致教宗誤聽

讒言。皇帝要耶穌會寫申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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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孔子，敬其人為師範，並非祈福佑、聰

明、壽祿也；祭祀祖先，出於愛親之義，依儒

禮亦無求佑之義，惟盡忠孝之念而已。雖祖先

之牌，非謂祖先之魂，在木牌之上，不過抒子

孫報本追遠，如在之意耳。

皇帝親自作了批示：

這所寫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僅事君親，

敬師長者，係天下通義，這就是無可改處，欽

此！（44）

皇帝還專門派了沙國安等傳教士分別從四條不同路

線分送羅馬，企圖與朝廷和教廷建立直接的溝通渠

道。嘉樂在華期間，康熙帝將召見嘉樂的整個過程

記錄在案，編成《嘉樂來朝日記》，並請18位傳教

士簽名附署，正本請嘉樂帶回，並請一耶穌會士

Giampriamo於1721年3月攜帶另一抄本從莫斯科取

道赴羅馬面呈教宗。可以說，康熙對教宗表現出相

當程度的尊敬。（45）

其三，申明祇有遵守利瑪竇的傳教規矩，才可

以繼續在中國居留。1706年6月30日，康熙帝在暢春

園對多羅說，中國兩千年來奉行孔孟之道，西洋人

自利瑪竇來華以後，一直奉公守法。將來有人反對

祭祖祭孔，就很難再居留中國。1707年4月19日，皇

帝在蘇州向西洋教士發佈諭旨曰：

諭眾西洋人，自今以後，若不遵利瑪竇規

矩，斷不准在中國居住，必逐回去。（46）

另外，康熙帝在很多場合表示，關於中國的禮儀，應

該多聽聽懂得中國傳統文化的本地人士的解釋，不應

該任由不諳中國文化的西洋人任意曲解。皇帝說：

爾欲議論中國道理，必須深通中國文理，

讀盡中國詩書，方可辯論。朕不識西洋之字，

所以西洋之事，朕皆不論。（47）

他問嘉樂，西洋圖畫裡有生羽翼之人，是何道理？

嘉樂回奏，這是寓意天神靈迅，如有羽翼，並非真

有羽翼之人。康熙順水推舟發揮說：

中國人不解西洋字義，故不便辯爾西洋之

理。爾西洋人不解字義，如何妄論中國道理是非？

其四，康熙帝認為，西洋人在華經商或傳教，

應該遵守中國的法度，在中國法律規定的範圍內行

事。換句話說：中國的法度應該及於在華的天主教

傳教事務。1706年8月13日，康熙帝作了一個重要的

批諭，申明皇帝對於居住在中國的西洋人擁有管轄

之權，並命地方官吏查問來自西洋的教士：“嗣後

不但教化王所遣之人，即使來中國修道之人，俱止

於邊境，地方官查問明白方准入境耳。”“我等本

以為教化王諒能調和統轄爾等教徒，原來不能管理

爾等之人。如來我中國，即為我人也。若爾等不能

管束，則我等管束何難之有？”（48）

同年，康熙帝下令所有在華傳教士必須領票，

申明遵守利瑪竇規矩。“凡不回去的西洋人等，寫

票用內務府印給發。票上寫西洋某國人，年若干，

在某會，來中國若干年，永不復回西洋。已經來京

朝覲陛見，為此給票，兼滿漢字，將千字文編成號

數，按次存記。將票書成款式進呈。”（49）

經此事變，康熙雖然沒有驅逐在華的西洋教

士，但對天主教會的好感卻大大減弱了。他深覺教

廷使節以及一些西洋教士惹是生非，是麻煩的製造

者，心中已萌生禁教的意念。這種心理，突出地反

映在他給嘉樂的兩份諭旨中：

爾教王所求二事，朕俱俯賜允准，但爾教

王條約與中國道理，大相悖戾。爾天主教在中

國行不得，務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國傳教

之西洋人亦屬無庸，除會技藝之人留用，再年

老有病不能回去之人，仍准存留，其餘在中國

傳教之人，爾俱帶回西洋去。（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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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1年1月17日的御批更顯出皇帝的憤懣：

覽此告示，祇可說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

言得中國大理？況西洋人等，無一人通漢書

者，說言議論，令人可笑者多。今見來臣告

示，竟是和尚道士，異端小教相同，彼此亂言

者莫可如何。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

止可也，免得多事。（51）

“禁止可也，免得多事”，是康熙帝晚年對天

主教真實心態的寫照。儘管如此，在康熙帝任內並

未出現大規模的迫教或驅逐教士事件，各級官吏對

於禁令亦從未認真執行，西教士仍可潛藏內地私行

傳教。在皇帝逝世前兩年，有耶穌會蘇霖、巴多

明、穆敬運等懇求保護。康熙對他們說：“爾等放

心，並非禁天主教，惟禁不曾領票的西洋人，與有

票的人無關。”（52）在康熙宣佈禁教的最後幾年中，

西方教士在北京還公然出版了好幾種教理書籍。（53）

雍正帝禁止天主教

1722年底，康熙帝突然患病，在暢春園臥床不

起。12月16日，皇四子胤禛前往天壇代皇上冬祭。

12月20日，康熙帝晏駕，官方文件宣告胤禛繼位，

是為清朝入關以後第三代皇帝雍正。

雍正帝對於天主教傳教士有妷特殊的厭惡和仇

視。現在一般研究清史者，大多認為雍正並非康熙

帝本人指定的皇位繼承人。原來，康熙共有子三十

五人，並立皇二子胤礽為太子。後來因胤礽行為常

逾宮制，終被廢黜。自此以後不再立太子。康熙在

位日久，皇子們長大成人，且受良好的教育，又因

康熙帝親近那些耶穌會傳教士，常指派他們為皇子

們的師友。康熙晚年不立皇儲，年長且有才能的皇

子們當然免不了各懷繼位的圖謀。他們所親近的耶

穌會士們，也有參與或知悉其圖謀者。（54）例如皇九

子胤 的擁護者即有一名熱衷參與圖謀的葡萄牙籍

耶穌會士穆敬遠（Joannes Nourão）。據事發以後株

連的情形來看，雍正對穆敬遠的嫉恨在於他教授胤

礽習西洋字（拉丁文），認為其間必有不可告人之

事，同時雍正獲知他倆在西寧的住所之間有牆洞俾

便往來。最後穆敬遠被押回西寧，有人在飯食中投

毒致其死命。（55）此外，宗室中支持胤 的還有與天

主教會非常接近的蘇努及其眾子。蘇努是雍正帝的

堂兄弟，曾任纂修玉牒的總裁官，職銜是“輔國公都

統”。蘇努有子十一人，其中信天主教者凡九人。蘇

努之妻臨終前領洗，他本人未及領洗便謝世了。雍正

帝即位以後，蘇努全家獲罪，被抄家流放，幾至滅

門。（56）雍正因忌恨與天主教會接近的胤 及蘇努父

子，而萌生禁教之念，這是十分自然的。

1724年1月，雍正皇帝在皇宮召見巴多明、白

晉、戴晉賢等耶穌會士，對他們作了一個近一刻鐘

的訓話，集中表明了他反天主教強硬立場的態度：

你們說你們的宗教不是偽教，朕相信這一

點。要是朕認為它是偽教的話，誰能阻止得了

朕摧毀你們的教堂，把你們趕出去呢？那些白

蓮教之類，以傳教為借口，煽動造反，才是偽

教。但是，如果朕派一隊和尚喇嘛到你們那兒

傳佈他們的教義，你們該怎麼說呢？你們將如

何對待他們呢？

利瑪竇萬曆年間來到中國，朕對當時中國朝

廷的做法不作評論，朕對此不負責任。但是，那

時候你們的人很少，簡直不足掛齒，各省還沒有

你們的人，也沒有你們的教堂。祇是在朕的先父

皇時代，各地才到處造起了教堂，你們的宗教才

迅速傳播開來。朕當時看到了這種情況也不敢說

甚麼。你們哄得了朕的父皇，哄不了朕。

你們要讓所有的中國人都皈依天主教，這

是你們教會所要求的，朕瞭解這一點。但是在

中國情況下，我們的前途又如何呢？作為你們

國王的臣民，作為基督徒，你們祇承認你們自

己。有一段時間，父皇糊塗了，他祇聽了你們

的話，其他人的話都聽不進了。朕當時心裡很

明白，現在可以無所顧慮了。當成千上萬隻洋

船遠道而來，那些信奉你們宗教的百姓就會裡

應外合，天下就要出亂（子）了。（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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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篇談話可以看出，雍正帝其實瞭解天主教

並非邪教，同時對於天主教在中國發展的歷史是瞭

如指掌的。不過，與康熙帝不同的是，他對天主教

抱妷敵對的態度，且公然申明他將執行一種不同於

父皇的政策。同時，雍正帝並沒有從儒學與天主教

義對立的角度來闡述他的反教立場，而是認為天主

教是潛在的危害邦國安全的勢力，尤其當西方列強

有可能從海洋上進攻中國的時候更是如此。

1727年7月21日，雍正皇帝在紫禁城再次接見耶

穌會士蘇霖、費隱、戴進賢、雷孝思、巴多明、宋

君榮、郎世寧等人，在訓話中更明確表達了他將執

行反對天主教的政策：

漢明帝任用印度僧人，唐太宗任用西藏喇

嘛，這兩位君主因此受到了中國人的憎惡。先

皇讓爾等在各省建立教堂，亦有損聖譽。對

此，朕作為一個滿洲人，曾竭力反對。朕豈能

容許這些有損於先皇聲譽的教堂存在？朕豈能

幫助爾等引入那種譴責中國禮教之教義？豈能

像他人一樣，讓這種教義得以推廣？（58）

雍正帝禁教的意念既如此明确，事實上，在他

即位之初，已經在妷手於禁教事宜。1723年，閩浙

總督覺羅滿保上疏，奏陳西洋人在各省建造天主

堂，潛往傳教，人心漸被煽惑，請將各省西洋人送

往京都响力以外，餘均遣送澳門。禮部議覆：“應

如所請，天主堂改為公所；誤入其教者，嚴行飭

禁。”1724年7月11日，雍正帝批准禮部發佈禁教通

諭各省：妷國人信教者應棄教，否則處以刑罰。各

省西教士除供奉北京宮廷以外，限半年內離境，前

往澳門。（59）後由於耶穌會士巴多明、白晉等人的懇

求，雍正才又下諭令：“經臣議，將各省送到之西

洋人，暫令在廣州省城天主堂居住，不許出外行

教，亦不許百姓入教。遇到各本國洋船到粵，陸續

搭回。”（60）此時雍正帝已經大力迫害其政敵信奉天

主教的蘇努家族，但是他仍然希望不要給人以過份

仇視天主教的印象，所以同年在兩廣總督孔毓珣的

奏疏上，又批示曰：“朕不甚惡西洋之教，但於中

國無甚益處，不過從眾議耳。你酌量如果無害，外

國人一切從寬好。恐你不達朕意，過嚴則又不是

矣。特諭。”（61）然而，綜觀雍正帝的所作所為，其

反天主教的傾向是十分明顯的。

在朝廷及各省的大臣中本來就有強大的反教勢

力，他們現在既看到皇帝反教意向明確，便紛紛在

後面推波助瀾。在雍正帝宣佈禁教後不久，正黃旗

漢軍都統兵部尚書盧詢就上奏禁止旗民信奉天主

教。（62）1729年閏七月，監察御史伊拉齊經查訪以後

上奏：康熙年間曾明令禁止沿海各地的小民私載小

船將內地的大米偷運出海外出售，近年由於嚴禁之

故，小民不敢整船整船地偷運，但零零星星的走

私，時有所聞。近日聞松江府內天主堂有兩人畢登

榮、莫滿二人居住，地方士民多有奉教。伊拉齊認

為，這些人都通外洋，常有貿易船往來頻繁，難保

沒有偷賣米石之弊。所以他請對江南一帶的天主教

嚴行禁止。（63）雍正時代禁教的原因十分複雜，很可

能有經濟因素，也是中樞考量的內部緣故。

當時，各省西教士除十餘名供奉北京宮廷以外，

其餘限半年內離境，前往廣州或者澳門。全國西教士

共有五十餘名，主教五名，除近二十人留北京外，有

三十餘名被押往廣州再送澳門。當時全國有教徒三十

萬人，有人背教，也有人堅持信教；教堂有三百多

所，均被沒收，改為穀倉、關帝廟、天后廟、公廨或

者書院。據臺灣故宮博物院所保存的雍正朝文獻記

載：山東濟南府歷城縣舊有的兩座天主堂，分別被改

為收養院和義學；東昌府臨清州的天主堂被改為公

所，另房屋三十七間，地四頃九十二畝奉旨便價送與

京中天主堂。浙江省城北門大街天主堂，由地方官撥

役看守，不久，總督李衡奏請改為天后宮，得到雍正

帝的讚許。此外，南京螺絲轉灣的天主堂被改為穀

倉，上海安仁里的天主堂被改為武廟及敬業書院：浙

江蘭溪、平湖的天主堂被改為節孝祠等等。（64）當時

來中國的法國傳教士宋君榮對於天主教會遭查禁的情

景十分悲觀，他這樣寫道：“我來中國祇有幾個月，

當我看到傳教工作不久以前還充滿希望，竟然落到如

此可悲的地步，教堂已成廢墟，傳教士被驅逐並集中

利瑪竇油畫像，利氏助手澳門青年游文輝所繪。像框下玻璃盒裡安置妷利瑪竇的骨骸。利氏骨骸原於

1900年中國“庚子事變”時失散，後經教會收集運回羅馬。顧衛民2001年10月24日攝於羅馬格里高利大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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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廣州——中國唯一開放的口岸，不許進入內地。天

主教本身幾乎遭到禁絕。”（65）

儘管朝廷的禁令如此嚴峻，但在宣佈禁教以後

數年之間，仍有一些西洋傳教士潛藏居住在內地，

民間私從天主教者頗多。所以到了雍正七年

（1729）閏七月二十五日，大學士馬爾賽等遵旨寄

信給各省督撫密諭查禁天主禁，其信中引上諭云：

雍正七年閏七月二十五日奉上諭，向因西

洋人通曉曆法，是以資其推算修造，留住京

師。後因其人來者漸多，遂潛居誦經行教，煽

惑人心。而內地不肖之人，無知之輩，往往入

其教中，妄行生事，漸為民風之害。是以原任

總督滿保奏請將各省西洋人或送京師，或遣回

澳門，其所有天主堂，悉改為別用。經禮部兩

次議覆，將各省西洋人准其居住廣州省城，但

不許行教生事，其主教堂改為別用，朕曾降旨

伊等乃外國之人，在各省居住年久，今令搬

移，恐地方之人混行擾累，妷給與半年或數月

之限，令沿途委官照看。此雍正二年之事也，

今已歷數載，各地方中不應復有留住之西洋人

矣。近聞外省府縣中竟尚有潛藏居住者，本地

無賴之人，相與往來，私從其教，恐久之湔染

益深，甚有關於風俗。此係奉旨禁約之事，而

有司漫不經心，督撫不查問。朕若明降諭旨，

則失察之官甚眾，於督撫皆有干繫，爾等可密

寄信與督撫知之，欽此。（66）

由此可見雍正帝之禁教心切。

從1724年雍正帝下令禁教到1844年中法〈黃埔

條約〉弛禁天主教為止，其間有一百二十年的歷

史，天主教一直處於被查禁的地位。然而，由澳門

及其他口岸潛入內地的傳教士，以及在各省山藏林

竄的教徒，宵聚晝散，綿綿不絕。同時，川楚白蓮

教和華北天理教蓬然而起，“官軍剿捕降斬以千萬

計，戶部傳輸至於萬萬。”天主教也被官府目為與

白蓮教和天理教、天地會一樣的會黨。1769年（乾

隆四十三年），福建興化府的佈告曰：“為此示仰

府屬軍民等知悉：凡誤從無極教、羅教、天主、白

蓮、無違（為）、回回等教者，俱妷即速自行出

首，將所傳經典，作速繳官，以憑匯集銷燬、本人

亦免治罪。倘尚不悛改⋯⋯為首者絞，為從者各杖

一百，流三千里。”（67）官府派出的兵丁和巡捕、暗

探及偽裝的教徙，四處查訪和捕獲從教者。儘管如

此，官方文件依然記載：“民人陷溺蠱惑於天主一

教，既深且久，自查拿以來，稍知敬懼。然革面未

能革心，節次密訪各村從教之家，⋯⋯不祀祖先，

不拜神佛，仍復如故。民間堅心奉天主教之錮習，

始終不能盡除。”（68）不過，在官府的查禁之下，再

加上教會本身由於“禮儀之爭”等等因素，天主教

會畢竟遭到了重大打擊。到1793年，一位在北京的神

父對英國使節馬戛爾尼（Lord. Macartney）說：教徒

人數銳減，北方祇剩了五千人，全國祇有十五萬人。

全國各地的傳教士，從1707年的一百零七位降至1810

年的三十一位。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曾這樣

描繪西教士來中國以後的情形：“其初至中國海口

也，則深藏艙內，不敢露面。至夜深人靜，則改入教

友之小船。黎明，開船入河，仍深藏艙內，往往數月

不敢出。夏日溽暑，蒸熱難堪。及過關卡，則扮作病

夫，蒙頭蓋腦，僵臥不起。晝則隱伏，夜則巡行。所

遇艱險，多為後人所不知，無從記載。”（69）

結　語

本文概述了清初順、康、雍三代朝廷對於天主

教的態度和政策的轉變過程。通過史料的排比和史

事的檢視，大致可以得出這樣一些結論：

第一，在清朝開國之初，朝廷亟需使用人材和

收攬人心，同時天主教會方面對於這個易代之變，

亦有適當的因應。在耶穌會士看來，作為外來客

卿，依附於任何一個中國的世俗政權都是無關緊要

的，重要的是教會在時代的劇變中生存下去。由此

出現了在滿清和南明等敵對政權中都有西洋教士响

力的矛盾現象。誠如方豪指出的，滿清並非不瞭解

這點，但在開國之初，清朝在制曆等方面需要西洋

教士的合作，通過對湯若望的示好亦可安定各省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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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以為朝廷利用。再者，剛建立的清朝，尚未

過份受到以漢族為主體的崇尚夷夏之防的儒學正統

觀念的影響，對外來文化容易取一種開明態度。事

實上，如果按明朝的所謂“正統”觀念，滿清西洋

不啻都是“外夷”。

第二，明清之際天主教會有許多修會如耶穌

會、多明我會、方濟各會和奧斯定會在華活動，但

以耶穌會最為重要，以至於人們常把耶穌會在華的

活動來替代明清間中國天主教教會史。耶穌會創立

於1543年，時值歐洲宗教改革運動的高峰期，作為

天主教會反宗教改革的中堅力量，耶穌會曾發揮過

特殊的作用。比較多明我會和方濟各會，耶穌會是

一個新興修會。它的會士一方面信仰堅定紀律嚴

明，另一方面則擁有高超的學術背景和靈活善變的

傳教手段，專門物色社會精英和上層人士為傳教對

象，以期獲得自上而下風行草偃的效果。如果檢視

明清之際來華的利瑪竇、湯若望和南懷仁等人的活

動，都不難發現這樣的作風。清代立國之初，並沒

有形成對天主教會一整套的政策，國家與教會的關

係似乎完全繫於順治皇帝與湯若望個人的關係上

面，這不能不說與耶穌會的傳教方式有關。我國近

代歷史學家陳垣及方豪曾將湯若望與利瑪竇並稱

“二雄”，就是看重這種個人關係。其實，這種個

人的關係或作用，既可為福，亦可為禍。耶穌會向

上層發展的結果，甚至滲透到宮廷之中的宗室階

層，這就難免要捲入政治漩渦裡邊。這種情形在歐

洲屢屢發生，甚至導致後來教廷一度禁絕耶穌會。

在中國雖然沒有史料可以直接說明耶穌會已捲入雍

正時代的政治斗爭，但耶穌會與雍正的政敵如蘇努

等幾個宗室家族過從甚密則是事實，以至於這件事

成為後來雍正禁教的原因之一。

第三，中國的天主教會在康熙帝統治的前半

期，進入了一個非常富有希望的發展時期。由於南

懷仁、張誠、白晉、徐日昇等教士在制曆、鑄炮、

醫學、參與中俄之間的談判等各方面的响力，皇帝

和朝廷終於對天主教有了一個正面的印象。到1692

年，朝廷終於頒佈了寬容天主教的一系列法令，這

是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清朝政府頒佈的唯一正面的傳

教寬容法令，也可以說形成了一種寬容的政策。不

幸的是，“禮儀之爭”恰在此時發生。這件事從教

會內部對教會造成了很大的傷害。很久以來，羅馬

天主教會以及教廷內部在如何對待本地文化上一直

有過不同的意見和爭論。1659年，教廷傳信部對遠

東三代牧主教的信中明確指示教會要尊重本地文

化。但是，當時歐洲宗教改革對天主教會以及教廷

造成極大衝擊，教會為回應這種衝擊祇能採取一味

鞏固、堅守陣地的辦法。1545-1565年，在意大利北

部召開的特蘭托（Trent）大公會議重申堅持基本教

義，聖職部對涉及教義的問題，總是偏向嚴格。在

這種立場和背景之下，教廷不可能再同意採納有爭

議的利瑪竇傳教方法。由此產生的衝突終於使康熙帝

對教會的態度發生變化，而生“禁止可也，免得多

事”之念。這種衝突和矛盾對中國教會來說或是一種

不幸，但審視雙方立場的由來，又是勢所必然的。

第四，在這過程之中，清朝皇帝的個性無疑又發

揮了獨特的作用。順治皇帝雖然年輕氣盛，脾氣有些暴

躁，但仍不失為英武和明智的君主。他雖然最後信從了

佛教，但對湯若望等天主教教士的個人品德並不懷疑。

據陳垣先生的考證，順治曾派人暗訪湯氏住宅，以察看

其個人的私德。可見順治並不盲信盲從，終其一生，他

對湯若望和教會始終是抱妷欣賞和友好的態度。至於康

熙皇帝，這位世所公認的曠代英主，他對“禮儀之爭”

的處理充份表現了一個泱泱大國君主的恢宏氣度。雖然

經此事變，他得出了禁教的結論，但直至他臨終之前，

仍然未曾忘記耶穌會士的種種响力，並表示對他們的感

念。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康熙的大度，禁教令早就付諸

實施了。至於雍正皇帝，一般歷史記載都不認為他是皇

位的合法繼承人，從他的繼位以後忙於將皇弟們置於其

親信監控之下並加以鎮壓的情形來看，他似乎對自己的

地位不甚放心。歷史上的雍正富於才幹，認真勤勉，同

時又忌刻多疑，陰狠殘忍。他曾刪除《康熙實錄》及

《古今圖書集成》中不利於他的內容，設立密折制以控

制臣民的思想，在其任內文字獄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他的五位兄弟即胤禔、胤礽、胤祉和胤 均被迫害致

死於獄中，其中胤礽、胤 與天主教會過從甚密。他

對奉教宗室蘇努家族的迫害也是不遺餘力，其下達的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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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充滿妷對蘇努等人歹毒的咒罵。在皇位繼位問題上，

他遷怒於天主教會無疑是導致他厲行禁教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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